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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男人背后的女人 

沈春雪知难而退；朱小玲患得患失；李芬内外交困 

凌晨睡觉，中午起床，这是沈春雪有了男人后养成的生活习惯。 

像往常一样，她开始下午出门逛街。外面风和日丽，一切跟平常

没有什么两样。但沈春雪绝对没有想到，她那一直备受推崇的“忍”

功，会在今天走到崩溃的边缘。 

事情发生得突然，也很简单。沈春雪下了出租车，然后就看到了

王志远一家，他们正坐在一家餐馆里吃东西。王志远面对门口坐着，

却一直没有发现她就站在外面。他看着自己的儿子，脸上只有一个父

亲的满足和柔情。 

沈春雪木立良久，直到全身渐渐变冷。她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悲

哀。有人说，幸福的女人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假如不用很现实地考虑

将来的问题，沈春雪认为自己也算是一个幸福的小女人。她跟王志远

在一起已经有两年了,这种偷偷摸摸过日子的两年，跟平常夫妻吵吵

闹闹过日子的两年，在感觉上还是有那么一点不一样的。 

首先，这种不一样的感觉来自于时间的稀缺性。既然是偷偷摸摸

过日子，时间方面肯定不那么自由，沈春雪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无聊的

等待状态。但只要想到这个世上有多少做老婆的照样在家里把自己等

成了怨妇，沈春雪就觉得自己实在不算吃亏。其次，这种不一样的感

觉来自于感情的纯粹。由于避免了柴米夫妻之间那种一地鸡毛的生活

闹剧，情人的浪漫与偷情的刺激倒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他们这种不正常

生活的常态。 

但她的幸福再多，也不过是从别人手中偷来的一点点碎片。她只

是一个可耻的小偷而已。 

这不期而遇的一刹那，突然让一直一厢情愿蒙蔽自己的沈春雪看

清了一个事实：她的幸福是不完整的，她的未来也是岌岌可危的。沈

春雪摇着头，慢慢地往后退。她觉得她的生活就像是电视里的狗血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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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到了最后，无论爱得怎么死去活来，那个出轨的男主角还是要回

归家庭的。 

眼泪不受控制地越流越多，沈春雪已看不清楚面前的任何东西

——那些街道，那些人流，那些高楼，此刻都被泪水泡湿了，充满了

咸涩的味道，仿佛这就是一座正下着泪雨的城市。 

王志远感觉到了什么，眼光掠过门口。他看到了正在倒退着走出

他的视线的沈春雪，脸上的表情突然震动了一下。但是这个经历过各

种场面的男人太能够装了，脸上一下子恢复平静，眼神也变得漠然，

仿佛沈春雪在他眼里只是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 

沈春雪擦了擦眼泪，带着一颗被深深刺痛了的心转身走开。 

过了一会儿，她的手机响了，打电话的正是王志远，问她人在哪

里。 

沈春雪知道他肯定是找了个借口出来的，于是赶紧说：“我没事，

你不用来安慰我。”王志远说：“宝贝，对不起啊，我不该带着他们

到这里来。”沈春雪说：“是我不该来。”不等王志远再说什么，她

又说：“老„„我会好好的，你别担心，你还是去陪他们吧。”沈春

雪叫他老公早就叫顺口了，但今天这种情形突然让她意识到，自己或

许根本就没有资格这样叫。 

但没有走多远，她又转身回来了，躲在一个街角看着。王志远是

与他的老婆一起牵着儿子的手出来的，这情形几乎让沈春雪的眼睛受

不了。她这才更加看清了一个事实，原来对于这个家庭来说，她确确

实实是多余的。 

这是沈春雪第一次见到王志远的老婆。或许是因为对婚姻没有了

信心，她不怎么注意打扮，脸上也有些未老先衰的痕迹。同样身为女

人，沈春雪看得到她业已枯萎的心境，也想得到自己在其中起了什么

作用，她的脸越来越灰暗起来。 

王志远把儿子哄上了车，他老婆站在街边接了个电话，板着脸对

他说了句什么，王志远好脾气地笑着回应——就在这一瞬间，沈春雪



的大脑轰然作响，仿佛爆炸成了无数碎片。她曾经以为她可以为这个

男人忍受寂寞，可以为他放弃自己，但在这一刻，她所有的信念都被

他投给另一个女人的微笑瓦解得灰飞烟灭。 

沈春雪一个人站了半天，看着王志远驾车远去，仿佛看到幸福的

马车已经驶离了她的世界，而她却永远也不可能是那上面的乘客。 

朱小玲心里不安的时候，不停购物就是她克服恐惧的唯一方法。

但今天一个人逛名牌专卖店时，她却对各种琳琅满目的商品提不起多

少兴趣。她很清楚要得到这一切根源于什么——如果她的信用卡被停

用，那么她的灰姑娘神话也就此破灭了。 

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这之前，她刚好碰到了一位仅有一面之

缘的阔太，但这位阔太显然认出了麻雀变凤凰的她。她毫不掩饰对她

的怀疑，好像她一个人出现在这里肯定是在做见不得人的事情。 

朱小玲的猜测很正确，不一会儿，她的电话就响了，欧阳文俊在

电话里开玩笑问：“小嫂子，在忙什么呢？”此人是康嘉南公司的财

务总监，也是康嘉南的死党。朱小玲勉强笑着说：“还能忙什么，忙

着打发时间混日子呗！”欧阳文俊说：“我们康总还不至于让你这么

绝望吧？” 

朱小玲一听这话就隐约明白了，知道是那位阔太告了她的状，而

康嘉南自己不好意思问，派他来打探情况。 

欧阳文俊说：“不说话那就是默认了。嗨，真没想到咱们康总竟

然这么没劲，连小嫂子一点小小的要求都满足不了„„”朱小玲说：

“你什么意思？”欧阳文俊说：“别误会，没什么意思，就是开个玩

笑。对了，听说你一个人在外面，怎么也不找个人陪陪你？” 

朱小玲没有心情再跟他掺和下去，单刀直入问：“嘉南在你旁边

是不是？”欧阳文俊愣了一下说：“没有„„没有，我就是没事想逗

逗小嫂子。”朱小玲对着手机喊：“你告诉嘉南，他要是鬼鬼祟祟躲

在后面疑神疑鬼，又不敢自己出来问，我哪天就偷个人给他瞧瞧。” 



生气归生气，事后她赶紧打沈春雪的电话，可电话通了却一直没

人接，她不得不又接着找李芬。李芬接了电话，但很不耐烦地拒绝过

来陪她闲逛。 

朱小玲气得真想把手机摔出去。她不知道自己最近怎么会变成这

个样子，很多时候，她只是感到自己生活在没有人烟的高山上，周围

的空气变得越来越稀薄，她烦闷得动不动就想发一顿脾气。前几天还

跟沈春雪谈论过自己的担心：“最近不知怎么搞的，我觉得自己就像

个魔鬼，总是控制不了自己乱发脾气。你说，我是不是提前进入更年

期了？”沈春雪失笑：“更年期？亏你想得出，我看你还是那块心病

没去掉。康嘉南一天不跟你结婚，你就一天也放不下心。我说呀，这

就是钱再多也买不来安全感。” 

也许沈春雪说得对，在这个白马王子与灰姑娘的同居故事里，朱

小玲就是怎么也谈不上安全感。康嘉南那么优秀，为什么偏偏会找她？

既然他愿意向所有人承认她就是他的女人，为什么不跟她登记注册？

朱小玲自认那么卑下，所以她在康嘉南的这份爱里只找到了一种不堪

承受的压力。 

朱小玲时不时发发火还算是小事，康嘉南绝对想不到她还会动不

动爆粗口，大声地在她的好姊妹面前骂娘。对她突然撕掉了淑女伪装

的事，沈春雪与李芬的反应不一。沈春雪说她这是自暴自弃，李芬则

说她是回归了真我。朱小玲看着李芬想，真我个屁呀，你要是走到这

一步，说不定早就崩溃了。 

对，崩溃，就是这个让人吐血的词。这是朱小玲锦衣玉食的生活

中总能够感受到的情绪。她不能明白，为什么康嘉南把她变成了他的

女人之后，却又不肯与她分享他感情世界中的任何东西。 

从表面上来看，康嘉南确实是个很称职的“丈夫”，他尽量不让

工作干扰到他们的生活，尽量抽出时间来陪她吃晚饭，尽量对她的无

理报以宽容的微笑。但朱小玲就是快乐不起，因为他们通向对方的感

情通道是关闭着的，她只能一个人在黑暗中没头没脑地撞墙。朱小玲



越来越觉得，她的生活已经被一片乌云笼罩着，迎接她的很可能就是

一场无法避免的狂风暴雨。那时候，一阵雨打风吹过去之后，她的幸

福还在不在呢？ 

朱小玲有可能不理解康嘉南这个人，但她理解了他的冷酷。她这

样没名没分跟着他，直接导致她的父母对她充满了失望，而他还信誓

旦旦安慰她，这只是他们两个人的事情，只要他们自己过得好就可以

了。话是说得没错，可是她朱小玲也没有从他那里得到过什么可以信

赖的力量。他把她这样一个小女人置身于亲情与爱情角力的漩涡中而

不顾，怎么还能那样若无其事地卖弄他的幸福生活哲学？ 

她不知道康嘉南还能容忍她多久，特别是当她自己也觉得做得过

分的时候。不管自觉还是不自觉，生活，越来越让一个女人学会看清

现实。哪怕是她这样一个很在乎恋爱感觉的女人，也宁愿坐在镀金的

马桶上悲伤，不愿意像李芬那样过捉襟见肘的生活。 

李芬一个人身处闹市，脸上却是一副失魂落魄的表情。因为她最

近比较烦：首先，林海涛不再给她生活费，这也就意味着她得准备自

力更生；其次，她对家里人已经到了真的没法忍受下去的地步——就

在刚才，她为胖子那个混蛋在街头打人闯祸买了单，而胖子居然还怪

她来迟了，狠狠扇了她一巴掌。 

李芬对回家彻底失去了欲望，一个人在大街上游荡。可眼看天色

已晚，她还是不由自主回到了出租屋附近。她一边嘀咕着告诉自己不

应该回家，一边拿起手机打电话。 

电话通了，李芬问：“阿涛，你在哪里？”那边的林海涛声音怪

怪地说：“什么事？”李芬说：“这几个月的生活费„„什么时候拿

过来？”由于明知事情没有希望，她的声音听上去就像是欠骂。林海

涛果然骂她：“你想死啊？怎么用自己的手机，外面找个电话„„”

没等李芬再说什么，林海涛就把电话挂了。 

李芬赶紧找了部电话，可林海涛的手机却在占线状态。她不相信

这么快就有人打进去了，另外再换了一部，结果还是占线。李芬心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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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我天生就是个倒霉蛋，要不算命的怎么说我只有几钱命呢！这样

一想，李芬就灰心了，放下电话直接回家。 

开了门，李母和胖子各自坐在沙发一端，双手叠抱在胸前，面无

表情盯着电视。李芬不用问也知道，母子俩刚才肯定又为什么事吵过

架了。 

李母有些显胖，她旁边的胖子当然比她更胖，两人都是勤动嘴懒

动手的人物。见李芬进来，李母捅捅胖子：“胖子，做饭哪，去给你

妹打个下手。”胖子一脸洞若观火的冷笑：“要去你去，我一走你还

不换台？！”李母没法，于是瞪李芬一眼：“还愣着干嘛，成心想饿

死你妈这条老命？” 

李芬不敢接腔，知道一开口就会惹鬼上身。李母和胖子都恨她没

本事找个有钱的男人，找了个下流角色还拴不牢他。她走进厨房时却

愣住了。厨房里一片狼藉，用脏的碗盘堆得东倒西歪。出门前都是洗

干净控过水的，这会儿又乱得不像样。 

厨房里的油烟味儿很浓，一阵异样的感觉袭上心头，她不由跪在

地上捂着嘴呕吐起来。过了好一会儿，她才直起身摸了摸额头，暗想

自己是不是走了一天的路累病了。接着，她推开厨房的小窗户，掏出

手机打林海涛的电话。打了好几次，林海涛总算还是接了。 

李芬说要林海涛回来吃饭，林海涛却突然大怒：“吃饭？你一家

人都吃死算了！我什么时候成了自己家的客人？就算是客人，进了门

连声招呼也不打，连杯水也不给喝。姓李的，你们做得也太绝了。” 

李芬不明白他干嘛这样发火。林海涛说：“你当然会装。有事你

不跟我直说，采取这种报复手段，我当初真是瞎了眼，我怎么就看不

出你原来是这种人呢？” 

李芬突然想笑，他现在后悔了？想甩掉她这个包袱了吗？在她还

来不及控制自己之前，一声冷笑就从她嘴里送了出来。 

林海涛在那边大吼：“你还有脸笑？”李芬连忙否认说：“你听

错了，我没笑。”但林海涛火气很大，在那里不停地骂她。李芬只得



说：“你先过来再骂，好不好？”林海涛说：“我现在没时间跟你乱

扯，过不过去是我自己的事。老子在外面辛苦挣钱养一群不相干的人，

回家还要受气，这是什么破事！” 

林海涛咔嚓一声挂了电话，李芬只好举着手机出神。李母这时走

进来说：“怎么，咱家大姑爷不肯赏脸来吃口饭？”李芬小心翼翼问：

“妈，阿涛是不是今天回来过？”李母立刻破口大骂：“这个人渣，

还有脸回来。几个月都没拿生活费了，还敢大模大样坐在这里。胖子

今天没打死他，算他运气好！” 

李芬大吃一惊说：“什么？大哥打了阿涛？！”李母冷笑：“你

大惊小怪干什么，几巴掌能拍死他啊？”李芬说不出话来，只是口吃

似的说：“你们„„你们„„” 

胖子一直嫌林海涛没给她买房是占了他们全家的便宜，所以逮着

林海涛就问什么时候买房子，弄得林海涛现在很少再敢到这里来。好

不容易来一趟，胖子竟然还打他！ 

李芬半天还没把话说出来，李母不耐烦了，冷冷地说：“你看看

你，就像个受气包，别人不欺负你还欺负谁？”然后屁股一拍，自顾

自走了。 

沈春雪回到家里就开始收拾东西。这两年走过的日日夜夜，沈春

雪也曾经思考过她与王志远的种种结局。在所有的结局之中，这大概

是最现实的一种了。在爱情还没走到山穷水尽的时候，也该多留给彼

此一些美丽的回忆。 

她先是把自己的东西都塞进了旅行袋，但很快又都掏了出来，开

始尽量往里边放那些与她和王志远有关的私人物品。当她发现旅行袋

装不下这么多东西时，很快就收拾不下去了。这个家里关着太多回忆，

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拿走任何一样都会破坏它曾经的美好。 

最后，她的旅行袋里什么也没有塞进去。 

这里的东西，已经不属于她，因此她拿不走。沈春雪在这有限的

空间里游荡着，触目都是王志远留下的东西。他的呼吸，他的气味，



他的汗液，他的声音，几乎充斥着每一个角落。从这一刻开始，沈春

雪在走与不走之间煎熬着，她一时觉得自己的决定有点可笑，一时又

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件伟大的事。就像有些人说的，放弃并不比坚持更

容易。如果离开这里，肯定是痛苦的，但留在这里，眼睁睁看着事情

发生也是一种痛苦。不同的是，前者的痛苦里还有点值得安慰的成分，

后者的痛苦就仅仅是一种完完全全的痛苦。 

沈春雪停下走动的脚步，抚摸着客厅里的沙发，她似乎还能看到

那上面弥漫着的温馨气息。 

她与王志远的第一次，就是在这张沙发上发生的。那时候，因为

他们年龄上的差异，王志远还一直叫着她小丫头。她躺在那里，王志

远小心翼翼脱去她的衣物，她修长的双腿呈现出优美而柔润的线条，

从未被男人染指过的身体细腻无尘，像一朵含苞待放的雨中玫瑰。王

志远的双手一直在她的身体上下游走，在她的胸部、腹部和腿部不时

逗留。这是一个熟知女人的男人，这是一双熟知女人的充满魔力的手，

让从未体会过什么是男欢女爱的沈春雪意乱神迷，让她嘴里的呻吟像

是出自遥远天界的仙乐。王志远更是情难自禁，嘴里不停地呢喃：“宝

贝，你真是我永远的宝贝。”自那晚开始，王志远不再叫她小丫头，

宝贝这个昵称成了沈春雪唯一的代名词。 

事后，王志远看到了沙发上朵朵鲜艳的落红。一开始他有些不知

所措，然后才抱紧她用感动得哽咽的声音说：“你给我的东西太珍贵

了，我这辈子都会无法安心。” 

沈春雪相信王志远那一刻的真心。到现在依然相信，因为他真的

还不了这份亏欠。王志远当然知道她那时还是处女之身，但亲手把一

个女孩变成了女人，对他那样的男人来说，心里不是没有罪恶感的。 

沈春雪想，一个男人，他能给你一分钟的真心，那也是真心。王

志远也许不是个好丈夫，但确实是个好情人。当然，他也算得上是个

好父亲吧。正是这父亲的身份，刺痛了她的神经。她沈春雪就算再无



耻，也不可能去跟一个小孩子争他的父亲吧。从小就缺少父爱的沈春

雪，太知道那种没有父亲的日子的滋味了。 

回到卧室后，沈春雪默默摘下墙壁上的结婚照，放在那张双人床

上。照片里的沈春雪穿着白色婚纱，王志远双手搂着她的腰，两人眼

睛对眼睛看着彼此。 

沈春雪想，偷来的锣鼓敲不得，就算我们把该走的程序都走了，

又有什么用呢？王志远还是她的假冒伪劣丈夫，她还是王志远背后见

不得光的女人。 

沈春雪的这些想法可以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解释：她跟王志远是登

记结婚了的，不过结婚证上的王志远不叫王志远，叫王士元。王志远

用虚假身份跟她在异地登记，这是只有他们自己知道的秘密。所以，

在法律效力上，沈春雪那一套婚姻程序也形同虚设——尽管她的卧室

墙头挂着巨大的婚纱照，床头柜里放着红色的结婚证书。 

沈春雪微笑着把一个吻留在照片中的王志远的唇上。王志远，是

她从另外一个女人那里偷来的，他们之间的一切也都是偷来的。想通

了，也就没有理由留恋了。 

李芬把自己关在漆黑的房间里打林海涛的电话。林海涛见是她的

电话，怎么也不肯接。李芬觉得胸口很闷，在黑暗中如坐针毡。一直

等到后半夜，客厅里才安静下来。她偷偷溜出门，找到打公用电话的

地方。林海涛接了电话，但那边吵得很。 

林海涛有些不耐烦地问：“你找谁？”李芬正想说话，听到旁边

有人说：“谁这么讨厌，正玩得高兴呢！林老板，别理它，我们接着

玩„„”李芬知道林海涛就在外面拈花惹草，生硬地说：“阿涛，是

我„„”林海涛说：“是你？你等一下„„”他一到安静的地方就问：

“你现在在哪里？用谁的电话？跟谁在一起？” 

李芬被问住了。林海涛是在怀疑她，难怪没有立即挂电话。林海

涛就如世上所有的男人一样，尽管自己不忠于任何女人，却非常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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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女人对他的不忠。不过，李芬觉得他这种反应也算是正常的，因

为她在林海涛心中的形象确实不那么纯洁。 

李芬说：“阿涛，你别疑神疑鬼，我在外面打的电话，用我的手

机你又不肯接„„”林海涛显然不想听，一口打断她：“你少给我废

话。叫个人来听电话！” 

李芬有点生气。林海涛一犯疑心病，逻辑就乱七八糟。如果公话

老板刚好是个男人，自己要不要以死证明清白？但她只是苦笑着捂住

话筒，向正在看电视的老板娘求助。那个女人接过电话，冷淡地说了

几个字，又坐回去看她的电视去了。 

林海涛显然满意了，这才问她这么晚打电话有什么事。李芬说：

“阿涛，今天大哥打了你，我真的不知情。不是我要他这样做的，我

对你已经没有别的要求„„” 

林海涛沉默了一下，然后吼叫着说：“姓李的，问问你自己，你

有资格要求我什么吗？”然后挂断电话关了机。 

这就意味着他们的关系不能再走下去了吗？李芬有些麻木地想。

她想起自己跟林海涛那不堪回首的相识，很后悔自己居然选择了过这

种没有自尊的生活。如果她跟林海涛之间是平等的，那么所有的事情

也许会有一个看上去不错的结局，就算赶不上朱小玲，至少也能够和

沈春雪比一比吧？可是李芬又想，她当时也没有太多的选择啊！在那

样的环境只能做那样的选择，就好像她倒霉的命运一样，这也不是她

自己能够左右的。 

走在城中村阴暗而脏乱的巷子里，李芬恨不得有个人跑过来把她

打劫了。这样的话，她还可以名正言顺尖叫两声。这样憋屈地活着，

她不知道如何可怜自己。难道就因为她有那样一个家庭，因为她有一

段不堪回首的过去，林海涛就可以这样对她为所欲为？这不公平，这

不公平！李芬在心里嚷。她的心思很快就远离了林海涛身上，想到了

朱小玲与沈春雪。康嘉南和王志远这样的好男人，为什么她就碰不

到？ 



她曾经当着她们的面抱怨过：“都是男人，怎么差距就这么大呢？

老实跟你们说，我有时真的恨死你们家那俩男人了。”林海涛虽然对

她不好，她也没有太多不满。可是她对康嘉南看不过去，对王志远看

不过去，因为他们是另一个跟她毫不相干的林海涛，她永远也得不到

的林海涛。每当想到这一点，她的心里便充满一股恨意。 

夜风中夹杂着难闻的气味，那是垃圾开始腐烂的迹象。由于管理

落后，这里的垃圾总是清理不及时。李芬站在那里享受这气味，竟有

一种自虐般的满足。直到有了呕吐的感觉，她才不得不离开。她有气

无力摸黑爬上楼，就着楼道的微光，把钥匙小心地插进锁眼。但意外

的是，钥匙根本就转不动。 

李芬怎么也想不通，门怎么会从里面反锁了。 

蓝戈圣菲是这个城市西海岸的高端纯别墅区，依山靠海，全是欧

洲庄园风格建筑。朱小玲的家就是其中的一栋独立别墅，坐落于半山

坡上。 

此刻，朱小玲坐在别墅的花园露台上，静静地看着外面的夜色。

康嘉南默默走过来，从她身后抱紧她。朱小玲微微抗拒了一下，康嘉

南立刻将她抱得更紧，她便没有再挣扎。 

康嘉南说：“你最近好像总有心事。”朱小玲说：“这不好吗？

只有一个成熟稳重的女人，才配得上你啊。”康嘉南摇头说：“其实

我只想要你快乐些，如果跟我在一起让你觉得心事重重，只能证明我

是个失败的男人。” 

朱小玲说：“两个人的生活，一个人快乐就够了吗？在你心里，

我还是那个什么也不懂的乡下丫头，你以为把我关在你的世界里，却

不让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不让我分担你的心事，我就一定是快乐的。

我就是金丝笼里的一只鸟，随你有空就来逗逗我，取笑我，你转身走

开时我就什么也不能跟你亲近。如果这样，我们在一起算什么？” 

康嘉南一时哑口无言，他没想到朱小玲是这样看待他们之间的关

系。难道他遇上她，真的只是一场错误？他觉得既然上天安排他们相



逢，就没有理由不让他们守住幸福的。尤其是朱小玲，她为什么就不

能安心地享受这一切呢？ 

朱小玲问：“嘉南，你真的爱过我吗？”康嘉南说：“我„„当

然爱你，所以才想要跟你在一起。如果你认为我这种爱是错误的，那

你告诉我什么是对的。” 

朱小玲被问住了。也许康嘉南对她是真心的，可是她还是不太明

白，什么都不缺的康嘉南为何会选择她？康嘉南看出她眼里的疑问，

自嘲地说：“你看得到的我也许很不错，可是看不到的我却一点也不

好，甚至可以说充满了缺憾。那是一个最需要你这样的女人来呵护的

我。” 

朱小玲听他这样说，心里有一些温暖和感动。康嘉南在人前很少

表露感情，更多的时候是一个善于封闭自己的人。他的精致打扮，他

的举手投足，都是在商场上训练出来的。或许，他的感情真的如他自

己曾经说的不知道如何释放，所以也就给人一种冷漠无情的错觉。 

见她不说话，康嘉南笑了笑又说：“你老是一个呆着，肯定会闷

的，还是让你爸妈过来陪你住些日子吧！”朱小玲明知故问：“他们

会过来吗？”康嘉南说：“我会亲自打电话给他们，你自己也打电话

劝劝？” 

朱小玲的父母不过来住是有原因的。他们曾经来过一次，想见见

康嘉南的父母，朱小玲只好老实告诉他们，她跟康嘉南没有真正结婚，

康家还没人来看过她，也拒绝她登门拜访。她的父母听她这样说，第

二天便回去了。自那以后，无论怎么说，他们都不肯再来。 

朱小玲懒得跟康嘉南解释这些，只是勉强笑了笑：“他们不来就

算了，反正我也习惯了。”康嘉南说：“小玲，你不会还在生我的气

吧？你要相信我，我对你真的是真心的。” 

朱小玲突然生气地吼起来：“你让我没名没分跟着你过日子，你

叫我怎么相信我们会有多幸福？”康嘉南起初被她吓了一跳，然后又



用同样的说词劝她：“结婚只是个形式，幸不幸福跟这些没有关系。

两个人只要住在一起开心，又何必在乎那张纸存不存在呢？” 

朱小玲无言冷笑。康嘉南已经被她纠缠得有些无奈，带着点情绪

说：“那你说吧，究竟要我怎么做你才会放心？”朱小玲想也没想说：

“不怕告诉你，我对爱这种东西已经没有感觉，结不结婚也不在乎。

你要想让我放心，最好还是给我一笔钱，这样既简单又不用伤脑筋。” 

话一出口，朱小玲自己都吓了一跳。这话她事先没有想过，却又

好像已经藏在她心中太久，自然而然就说出来了。 

康嘉南像是被谁打了一棍，脸上的表情顿时有些难看。 

客厅里的电话响起来时，沈春雪以为是王志远打来的，接过之后

才知道不是——李芬竟然这么晚跑到她家里来了。 

李芬被关在门外，第一个想到的投奔对象就是沈春雪。每次来到

沈春雪住的花园小区，她常常会对王志远居然肯花钱为沈春雪租这么

贵的房子而感到有些嫉妒。说到底，女人在女人心目中的地位，都是

由男人的成就决定的，李芬一直觉得沈春雪和朱小玲都看不起自己。 

沈春雪开了门，发现才几天不见面，李芬似乎又憔悴了不少。她

知道李芬的家人对她不怎么好，林海涛对她也不怎么好，有心想安慰

两句，却一时不知如何开口。 

李芬喝着饮料说：“我跟家里人吵架了，我那日子真没法过了。”

沈春雪拍拍她的手：“吵架也不是什么坏事，大家把心里的话说出来，

总比闷在心里憋坏身子好。” 

沈春雪跟了王志远这两年，从来没有吵过架，没有红过脸，他太

宠她了，从来不会对她发脾气。王志远经常说，他有一个小儿子，也

有一个大女儿，这话听上去似乎也有几分道理。 

李芬本想反驳，却觉得心里一阵反胃，只好捂着嘴跑进卫生间，

把刚喝下去的饮料都吐了出来。 

李芬擦了擦嘴，看到沈春雪站在外面看着她。她不好意思解释：

“最近老是想吐，也许身体出什么问题了。”沈春雪问：“有多久了？”



李芬说：“这几天都有，可是今天好像特别厉害。”沈春雪不太肯定

地答：“你可能是有了。”李芬没听明白：“什么有了？” 

沈春雪说：“你去医院看看，要不自己测试一下。你好像是怀上

孩子了。”李芬一下子坐倒在马桶上，过了半天才说：“这绝对不可

能。”林海涛虽然天天做梦都盼着抱儿子，可是她总是背着他采取了

措施。 

沈春雪觉得她的反应很奇怪，说：“有了孩子，说不定林海涛会

对你好一点。” 

李芬抬眼看她，然后又低头。林海涛当然会对她好一点，这还用

得着说吗？可是事情有那么简单就好了。李芬甚至还有点愤恨，凭什

么你沈春雪和朱小玲都没有孩子，还是一样被男人宠着，到了我这里

就得拿孩子当筹码邀宠？ 

沈春雪还没听清她在嘀咕些什么，电话又来了。她用最快的速度

拿起听筒。王志远在电话里问她有没有事，要不要他过来陪陪她。 

沈春雪想了想，小声说：“有小芬在这里陪我呢！你就别来了，

免得那边又要盘问半天。”王志远笑着说：“宝贝你这么疼我，是我

前世修来的福分哪！”停了一下又小声说，“真对不起啊，宝贝，今

天是我欠你的，有机会一定加倍补偿。”沈春雪说：“我真的没事，

你别担心了，早点休息吧。”想到要离开这个男人，她觉得再说下去

很困难，赶紧挂断电话。 

李芬看着她，然后低下头。王志远不能在这里过夜，所以只要有

一点见面的机会，对他们来说都是宝贵的。沈春雪明白她在想什么，

可是此刻她已经心乱如麻，所以不知道如何向她解释。 

康嘉南一直没有回卧室，把朱小玲一个人留在这里。她捧着头在

床上坐了一会儿，觉得实在忍受不下去，于是站起来往落地玻璃窗那

里走。 



握着窗帘，朱小玲觉得手中终于有了一种沉甸甸的安全感。窗外

的夜空是那种晴朗的淡蓝色，点缀着几颗寥落的星星。别墅区高低起

伏的山坡上遍地都是灯火，在那里不知疲倦地闪耀着。 

朱小玲知道，平时任她怎么猜疑，怎么小心眼，康嘉南都不会在

意，但因为今晚提到了钱，康嘉南看来是真的生气了。男人，尤其是

有钱的男人，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女人爱的是他的钱。像她这样出身低

微又没有什么本事的乡下丫头，能够碰到个钻石王老五肯要自己就已

经是一步登天了，怎么还能这样贪心？生气的康嘉南会对她采取什么

行动，这是朱小玲没法想象的事情。朱小玲不是个喜欢思考的女人，

可是她的心思此刻都在揣测着康嘉南的下一步行动。 

在窗前不知道站了多久，再看看时间，才两点多钟，而她觉得已

经过了一个世纪。她看着卧室的门，希望康嘉南此刻就站在外面准备

进来。但那扇门就像一堵墙，没有一丝动静。朱小玲觉得这扇门不仅

挡在她与康嘉南的身体之间，也好像挡在了他们的心里。 

这样想着，朱小玲常犯的头痛病又发作了。她终于打开门，假装

下楼去客厅里找水喝。客厅的角落开着一盏照明灯，除此之外空无一

人。她心里又难过又沮丧，站在客厅里发了一阵呆，然后轻轻打开客

房的门。 

康嘉南一动不动睡在这里，整个房间安静得一点声音都没有。 

看着那具在黑暗中沉睡的雕像，朱小玲的眼泪终于不受控制地流

了出来。她有些不甘地想，难道是我做错了吗？我只不过是想让自己

有一点安全感，哪怕这是用钱买到的！ 

关灯睡觉前，沈春雪还是告诉李芬自己有离开王志远的想法，李

芬沉默半晌，突然说起了别的事情：“当初月姐带了那么多人出来，

要说命最好的只有小玲。” 

李芬的话让沈春雪也陷入了沉默。月姐是她们的同乡，曾在这个

城市开过发廊，每年都要从家乡带一些女孩到这里来做洗头妹。那一

年，沈春雪、朱小玲和李芬被月姐挑中，第一次坐火车来到这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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